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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当下爱在当下
雨丁

一晃，儿子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多了。这
一年里，他埋头备考，参加了多少次考公、考
编，我都记不清了。除了得到两次面试的机
会外，其他的努力，都如泥牛入海。

我和先生心里沉甸甸的，又互相提醒着，
千万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我们的焦虑。考试方
面我们帮不上忙，只能在生活中对他悉心照
料，倾尽所有默默支持，盼他能安心前行。

深夜里，我看到他伏案学习的背影，心里
隐隐地疼；偶尔听到他在房间里不由自主地
叹气，心就紧紧地揪到一起。

晚上 12 点，有蚊子在耳边嗡嗡，我不胜
其烦，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索性起身打开台灯
看书。看了一会儿，我听到儿子去卫生间的
声音。看到我这里灯亮着，他过来问：“妈，你
怎么还不睡？”我回他：“有蚊子。我看会儿
书，就睡。”他立即要把他房间里的电蚊香拿
来给我插上，我极力反对。宁愿自己受蚊子
困扰，我也不舍得分走儿子的一刻安眠。可
是儿子一再说：没事儿，我那边一只蚊子也没
有。他拿来蚊香，还细心拆开一包新的驱蚊
片，弯腰帮我装好。看着儿子认真换驱蚊片
的样子，我的心里淌过一股暖流。

又一个晚上，9 点半，我迷迷糊糊正要进
入梦乡，先生走过来轻声问我：咱家还有没有
碘伏了？我烦躁地回道：“刚入睡被你问清醒
了，自己去找，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他默默
去了书房。

儿子闻声从房间里出来，问道：爸，你找
碘伏干什么？我来给你找。他爸小声回了一
句：“不用，我自己找。”书房里传来儿子大声
命令他爸的声音：你坐那儿别动，我来。一阵
窸窸窣窣的翻找声后，我听到儿子从书房出
来了。彼时，我已完全清醒，问：碘伏找到了
没？你爸咋了？

“他洗澡时脚趾甲盖碰掉一块，刚才进水
了，怕感染了。”我一惊：“咋这么笨，洗个澡
还能洗出事儿来。”儿子说：“不要紧，我去药
店买点碘伏。”他爸在后面喊：“别出去了，这
个点儿药店都关门了，买不到的。”我看了一
下手机，已经晚上9点 46分了。

儿子边说“没事儿”边往外走，咚咚咚的
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一会儿，他在楼下打
来电话，说附近的两家药店都关门了，打算去
小区外面看看。他爸不让去，过了一会儿，儿
子咚咚咚跑了上来，说他已经在美团上订外
卖了。

晚上10点 20分，两瓶碘伏送来了。全家
人心下大安。他爸让儿子去睡了，抹好碘伏
后，来到床前坐下，眼眶湿润润的，费了好大
的劲儿才控制住情绪，一字一顿地说：“今天
晚上我很感动。”

人人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可儿子到
关键时候胜过军大衣啊！

三天前的傍晚，下班很晚，我突然想起今
天是先生的生日，就对先生说：“今天你过生
日，咱们出去吃吧。”他立即掏出手机给儿子
打电话。儿子说不想出去吃，白天出去时把
脚崴了。他爸说：“今天我过生日，咱们一起
出去庆贺一下。”儿子立即说好的。一会儿，
儿子忍着脚痛，穿戴整齐下来了。席间，他
举杯祝福爸爸，略带腼腆地说：“爸，妈，永远
爱你们。”

他爸的眼眶里顿时盈满泪花，我也心酸
又欣慰。想起儿子青春期跟我们顶嘴的模
样、如今求职受挫还如此懂事的隐忍，两行热
泪悄悄顺着脸颊淌下。

人在世上，都喜欢追求成功、荣耀，可在
平淡的日子里，感受到家人之间爱的涓涓细
流在流淌、在闪光，彼此滋养，这才是人生最
富足的境界啊！

那片霞光那片霞光
徐卫兵

每次走过小城广场旁的那条霞光路，我总会被
道路两侧高大苍劲的松柏牵住目光。路西广场百
花竞放，热闹喧腾，唯有这些青松，以沉默的庄严
锚定这片街巷的精神底色。可岁月流转间，这抹绿
色灵魂，已然裂开触目惊心的伤痕。

路西的松树展开墨绿巨伞，阳光穿落针叶，洒
下满地细碎光斑；风过林梢，松涛沉沉，似远古悠
长的吟唱。路东却是另一番惊心景象：成片树冠枯
黄萎顿，如生命垂暮最后的挣扎；树皮皲裂斑驳，
宛若老人凸起的手背；路边新锯的树桩还沁着树
脂，凝在截面，像未风干的血迹。

不过二十米宽的路面，西侧枝桠遒劲，松针油
亮苍翠；东侧枝叶疏落，针叶枯褐如锈蚀铁钉。沿
街商铺的玻璃橱窗，静静映着枯树萧索的影子。服
装店老板娘踮脚擦拭橱窗，奶茶店灯箱泛着冷绿光
影，落在灰褐色的枝干上。市井间传言，有些商户
嫌大树遮挡门面、影响生意，破坏了这些树。那些
日渐枯死的树木，对着的恰是几间频繁更换招牌、
经营艰难的店面。

市政绿化车依旧准时巡路，工人拖着长长的水
管，把清冽的清水浇向树根。这般施救，更像一场
迟到又徒劳的挽留。待到树木彻底枯朽，终在电锯
轰鸣里轰然倒地，只余下磨盘般沉默的树墩，空气
中漫开松脂与木屑交织的淡淡气息。

夜幕垂落，霓虹次第亮起。枯树疏朗的枝桠，
投下蛛网般凌乱的暗影，似大地悄然裂开的纹路。
尚存的老松兀自散发清冽的草木气息，与街边烤红
薯的甜香、火锅店浓烈的麻辣味在晚风里交织缠
绕，仿佛守护着这片土地最后的本真。

我常在路旁驻足细数：道西依旧挺立三十六棵
青松，道东却只剩二十棵零落残存。余下的几株，
在寒风中瑟缩飘摇。不知它们能否安稳熬过凛冬，
能否留住昔日参天挺拔的姿态；更不知霞光路最终
走向何方——是重归连绵绿云，还是沦为商业街单
调光秃的陪衬。

行路人步履匆匆，多对草木凋零视而不见。我
看见松柏的枯萎，为它们落笔寄怀，可这份书生式
的悲悯终究无力。一边贪恋自然绿意的慰藉，一边
又纵容它一步步走向消亡，我们失去的何止几棵老
树、一路风光，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以及那道本该
照进人心的霞光。

池水无风池水无风
刘吉训

从乡村走出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乡
间的池水。

池塘边垂柳依依，芳草萋萋。用条石
板镶嵌着围成的池塘里，汛期水满，枯期水
浅，但永远平静的是那一汪泛青的水面。
水平如镜，毫无表情，包容的池水不知是深
是浅。

不用说身心疲惫归乡的游子，就是旅
途劳顿的外来人，走过池边，面对池水，也
会暂时将心情抹平。

池水无风。不是说没有风雨侵袭，而
是说池水永远保持一种无风的姿态。山风
吹过，就算是狂风大作，池水也只是一传
十、十传百地微微探身看一眼，整体却始终
处于平稳。骤雨袭来，池水只统一绽露一
批浅浅的水花，整个身姿仍然处变不惊。

时有顽童用石块点击，对池水来说更
是小事一桩，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偶有山
石砸下，造成轩然大波，池水也能迅速愈合
伤口，然后平静如常。

池水无风。并不意味着风暴没有威
力。风暴可以摧枯拉朽，可池水永远滋润
着自己从不干枯，所以便立于无法摧毁之
列。风暴可以排山倒海，可池水不去攀比
山的巍峨，也不去奢望海的宽阔，这样便既
不能将它排开也无法将它倾倒。

池水太普通，毫不起眼，所以外界的风
暴呀骤雨呀干脆不去光顾它好了。这样我
们就说池水无风。

静若止水，许多大彻大悟、超凡脱俗的
东西，看上去往往很平凡，很平静，很简单。

池水无风，莫非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亦无风？

我的世界杯我的世界杯
于晓东

2026 年的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不是球迷，也不
懂足球，但四年一届的火爆世界杯依旧令我难忘。

四年，也许对人生来说并不算长，世界杯像是
精准的时钟，每隔四年就会响起一次钟声，把不同
的“四年”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人生的连环
画。三十年来，每当世界杯举办之时，我都常忆起
以前每届世界杯举办时自己的境遇、自己当时在干
什么。有时是在享受快乐，有时是在经历坎坷，一
路走来，迎接着一次又一次世界杯，也怀念着所经
历过的每一次世界杯。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是 1998 年上初中时，那
个暑假前的夏日。当年的花季少年已入不惑之年。
世界杯像是没有文字的日记，记录着我的青春、迷
惘、失意、困苦、希望和成功。不管成功还是挫折，
大力神杯仿佛与我同在，似乎一直在给予我力量。

一个小小的足球，却像是一个大乾坤，聚焦了
全世界的目光。世界杯不仅仅是几场球赛，绿茵场
上的拼搏精神早已超出了体育范畴，是锲而不舍的
力量象征，激励着我迈出向前的每一步。

世界杯是球迷的狂欢节，也是属于非球迷的我
的节日。

““讨口彩讨口彩””
刘甲凡

“讨口彩”也叫“借口彩”，通常是指民
间利用语言的谐音和一些事物的特性，人
为加以创意获得新的寓意，来寄托人们某
些美好的心理愿望。如：婚宴上把碗打碎
了，就说“碎碎（岁岁）平安”；年夜饭吃鱼要
留下一些，叫“年年有余（鱼）”。日常生活
中，“讨口彩”反映在方方面面、五花八门，
说起来都挺有意思。

“讨口彩”源远流长，很早以前，在学子
们赴考期间就有关于“讨口彩”的记述。明
代文学家冯梦龙曾写过一本《古今谭概》的
书，其中有一篇题为《俗谶》的文章，讲述了
这样一件事：说在某地举行乡试的前一日，
考生们借宿的旅店老板，必定会提供一份
煮熟的猪蹄，即“熟蹄”，与熟悉考试题目的

“熟题”谐音。同时，考生们在旅店里吃饭，
一旦筷子掉到地上，店小二不能说“落地
（第）了”，而要说“及第（地）了”，这都是为
考生高中皇榜“讨口彩”吧。

时 至 今 日 ，社 会 上 也 传 承 了“ 讨 口
彩”。如：给班里的每个学生发了一颗“棒
棒糖”，祝愿他（她）们开考时答题“棒棒
哒”。学校食堂当日提供的面食是“发糕”
和“粽子”，寓意“高（糕）中（粽）”。社会上
对这种“讨口彩”的做法，一直存在着不同
的意见。有人说属封建迷信，笔者却认为

“讨口彩”是一种语言艺术，与禁忌语、委婉
语一样，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
与追求，何乐而不为？


